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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84/2021_2022_LLM_E5_9C

_A8_E7_BE_8E_E5_c87_184458.htm 这是个多么性感的城市，

四季如春。风和日丽的日子，像AV女郎的高潮一样，你想要

多久，就可以有多久。 圣劳斯特大学法学院的木板凳上，坐

着一个黄皮肤、黑头发的华人青年，从他看美国女同学胸部

的频率和闪躲来判断，应该是来自中国大陆，而且刚到美国

不久。他手里拿着一本合同法的教材，一边看，嘴里一边似

乎在嘟囔着什么。 “闫！”，有人在喊他的名字，紧跟着的

，是一句模仿美音基本已经99%成功但仍保留1%中国东北口

音的“how are you ！”，吓得他险些扔掉了手中的课本。这

声音有些熟悉，年轻人回头一看，果然，正是她。 这个大连

来的中国女孩或女人或大于女孩小于女人叫张小奇，去

年LLM 毕业后在本校转了JD. 自从换了学位后，张小奇仿佛

从头到脚、从皮肤到骨髓也换了个人似的。据说她很少说中

文，甚至基本上已经断绝了与华人留学生（不包括那些来自

台湾北部，香港浅水湾和澳门望洋山等地）的来往，今天突

然间主动打招呼，倒让闫有些受宠若惊。 “哦，我还行

，yourself？” “im doing great. hey， can you do me a favor？”

张小奇问到。 “Sure. how can i help you？”闫嘴里这么说着

，心里已经起了厌烦，就知道这家伙不会无故照顾自己的。

闫虽然对自己的气质颇有些自信，但他很清楚，一个靠家里

借的钱读LLM 的中国穷学生，在张小奇的眼里是不会入流的

。 来美国才三个多月，闫已经开始认识到，只有财富，才是

全球通行的审美标准。 “its so kind of you ！ huh⋯⋯im gonna



move to a new apartment this weekend so might some help ⋯⋯” 

闫明白了，找苦工，张小奇怎么好意思向她那些美国朋友开

口呢？尽管一万个不情愿，闫还是表面上痛快的答应了。张

小奇如打发乞丐一样扔给闫一个“thanks”后，就扭着她那丰

腴的屁股走了，不一会儿就钻到一群美国学生中，开始寒暄

前天晚上的pa rty，明天的棒球赛什么的。一个美国小伙随意

地问到，“are you an LLM？”张小奇的脑袋赶紧晃得跟波浪

鼓似的，回答到：“No， I am not. I AM a 2L.” 张奇在强调，

不，是在呐喊2L这个单词时的声音，似乎想让全世界都听得

到。 闫，自然也听到了。不过他很可以理解张奇的心情，再

说了，人家说的也的确是实话么。事实上，闫很多时候也说

不请自己对张奇的感觉，到底是厌恶多一点，还是羡慕多一

点。 闫觉得自己这辈子做过很多后悔的事，而其中他觉得最

窝囊的，就是选择来美国读LL M. “LLM ”在中国大陆的留

学圈子里有个不雅观的绰号，叫“老流氓”。可老流氓也是

有些资本的，闫觉得自己应该算是小流氓，进了帮派后，就

注定随波逐流，再由不得自己了。 闫的家并不富裕，父母半

生的积蓄和七姑八姨的资助刚刚凑足了四万美元。 出国前，

闫在家乡的小镇俨然成了“人物”，“出国读研究生去了啊

”，“以后是要做大律师，挣大钱的”，亲友已经开始有些

夸张的吹捧和羡慕让闫觉得戴了一顶硕大的高帽，累的狠，

可又摘不得。 事实上，在出国前，闫是有了几分心理准备的

。这几年从美国回去中国法律留学生成加速度增长，“LLM 

”这个学位早已不是什么传说中的花冠。在许多和闫一样的

中国“准LLM ”心里，在把几百美金的学费押金邮给大洋彼

岸那个贪心的LAW SCHOOL时，这三个字母已经变成是



“Law Likes Money ”的象征了。 西谚说“You can never be

well －prepared”，意思就是说事态变故总是始料不及的。 闫

知道会很惨，但没想到会这么惨。法学院国际学生迎新大会

上，院长和LLM Direct or 笑得跟盛开的杜鹃一般，可闫知道

，他们“不是跟客户笑，而是跟钱笑”。这也算罢，毕竟是

自己做的决定，只能哑巴吃黄连了。可后来才知道，这出悲

剧，不过刚刚开始。 * * * 夜幕渐渐降临，海湾像一个热情张

开双臂的妓女，等着色眼迷蒙的客人乖乖入瓮。位于这座西

海岸最大不夜城的圣劳斯特法学院的图书馆里，却依旧灯火

通明。闫出国前，听说美国学生个个愚笨不灵且好逸恶劳贪

玩成性，中国学生取得好成绩甚至奖学金简直如探囊取物般

轻松。在法学院上了三个多月课以后，闫发誓什么时候回国

就要抽那个当时传播此消息的家伙几耳光。美国法学院学生

在学习上的努力已经不能用刻苦来形容了，准确点儿说，是

疯狂。 可一个LLM ，疯狂又有什么用呢？你有能疯到哪里去

呢？图书馆里，总有几个刚刚LLM 毕业的亚洲面孔，如孤魂

野鬼一样穿梭。在到美国的第一天，闫问真群老生的第一个

问题就是“能找到工作么？”。老生们也不含糊，如对暗号

般简洁明快地回答：“别做梦了。” 这实在不好，这是美国

耶，自由民主的国度，是要讲人权的耶，怎么能连做梦的权

力都给剥夺了呢？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